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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崇敬军人，听外婆说，妈

妈小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嫁给军人，

做一名军嫂。后来阴差阳错嫁给了

我爸。我爸不是军人，但身上不乏军

人气概，我想，这也是我妈嫁给我爸

的原因之一。

妈妈没有做成军嫂，心中多少

有点失落。当大哥出生后，妈妈心中

又燃起了希望：这辈子不能做一名

军嫂，那就当一名兵妈妈！大哥从小

被妈妈严格要求，走路要挺胸抬头，

吃饭要端坐且不能说话，跌倒不许

哭鼻子，遇事不能逃避。大哥经过妈

妈的“魔鬼”训练，小小年纪就养成

了自律、上进的好习惯，成了一位有

责任有担当的男子汉。18 岁那年，

他应征入伍成功，成了一名真正的

军人。妈妈当时非常兴奋，还专门跑

到外婆的坟头，淌着热泪告知外婆

这一喜讯。当家门口挂上“光荣之

家”的牌子时，妈妈一天跑出去看十

次都不止，而且好几次我发现，妈妈

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我问妈妈怎

么了，她感慨地说：“我儿子去当兵，

保卫国家，我感到骄傲啊！”我被妈

妈的情绪感染，浑身也充满了力量。

在我参加高考前夕，妈妈提议

让我报考军校。我之前问过班主任，

班主任说军校女兵名额少，不好考。

但我不想让妈妈失望，还是满口答

应了。那段时间，我疯狂学习，不停

地刷题，希望能考出好成绩，被军校

录取。但最后还是与军校失之交臂。

我有点沮丧，妈妈反过来安慰我：

“努力了就好，你自己当不了兵，将

来可以嫁给军人，作为一名合格的

军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妈妈把

她当年没有实现的梦，自然而然地

“嫁接”到了我的身上。

参加工作后，妈妈托人给我介

绍对象，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必须

是军人。可在我工作期间，属于我的

爱情突然降临。眼看自己要食言，辜

负妈妈的期望，我非常矛盾。男朋友

了解过事情的始末之后，说：“我今年

就报名参军。”最后，男朋友因为视力

不合格被刷了下来。还好妈妈通情达

理，看我的男朋友尽力了，也没有再

为难我们，同意了我们的交往。

在我要和男朋友领证的时候，妈

妈突然提出了要求，说：“将来你们生

了孩子，必须交给我带，我要从小培

养我的外孙，让他和他大舅一样优

秀！”我和男朋友听了，满口答应。

这么多年下来，看到妈妈的军人情

结依然热烈，忽然一股感动涌上心头。

母亲养了一群土

鸡。老鸡舍早烂得塌

了架，鸡们便成了一

盘散沙，白天在院子

里刨食，夜里就找地

方歇息。它们蹲在猪

舍的斗方、排栅、墙板

上，有的还飞到门前

树的枝丫上。真要捉

来吃或是卖，比捉野

鸟还费劲。因此，母亲

便喊我回家帮她搭新

鸡 舍 ，我 自 然 乐 意

——往后吃土鸡的理

由就更充足了。

乡下养鸡都是传

统的放养模式，清晨

打开鸡笼，鸡群自己

出去找食；傍晚回来

要是没吃饱，主人再

加餐五谷杂粮，天黑

前就乖乖回笼。这次

母亲却改了主意，说

要圈养。她早选好了屋后靠山的那块小平地，有水

有石头，还长着树和花草，我一听就觉得妥。当天就

开车去镇上买材料，趁着双休日两天时间，打桩、装

栏杆、围铁网，中间再搭个几平方米的鸡棚挡雨遮

阳，新鸡场就建成了。

我正琢磨如何把这些野惯了的土鸡请进鸡场，

母亲说不用我操心，自有妙计。原来，她早已对这群

土鸡的习性了如指掌，早晚只要敲响食盆，“咯咯”

唤鸡，鸡也就养成了条件反射，会赛跑似的争先恐

后围在母亲身旁抢食。那天早上，母亲偏不喂，直到

傍晚才站在新鸡场里敲响食盆，嘴里发出“咯咯”的

唤鸡声。盛夏时节，鸡本就怕热，白天不爱动，又饿

了一整天，傍晚听见一阵紧似一阵、比锣鼓还急的

叫唤声，哪还管方向，呼啦啦全奔过来了。母亲顺势

关了门，鸡群就这么“自愿”住了进去。我直夸她有

办法，她却笑着说：“还不是它们贪吃？不听话可不

行。”

帮母亲把鸡场安顿好，我就回城了。临走时母

亲说：“想吃鸡，随时回

来。”没几天她却突然打

电话：“怪事，怎么少了

两只小鸡，是不是被偷

了？”“哪能呢，您整天在

家，邻里也都是留守老

人，谁会来偷？”嘴上这

么说，我还是不放心，双

休日又赶回去。特意买

了监控装在鸡场，下半

夜总算看清了——是黄

鼠狼，顺着铁丝网爬进

来的。我赶紧拿手电照，

那家伙一溜烟跑了。

听说黄鼠狼怕大

鹅，我打听到村里有人

饲养了一群鹅，第二天

高价买了两只放进鸡

场。当晚趴在窗边看，大

鹅果然警惕，时刻巡逻，

稍有动静就伸长脖子

“嘎嘎”示威。从那以后，

黄鼠狼再不敢来。母亲

说：“这办法是灵，就是晚上吵了点。”

解决了这事，我才安心回城。转眼到了秋天，换

季怕闹鸡瘟，我打电话让母亲问问防疫站怎么预

防。她在那头说：“放心，村防疫员老龚盯得紧呢。”

秋末冬初又回家看她，母亲说鸡棚要挡风防寒，我

便请人编了稻草围子把它包严实。她很满意，第二

天就往我车里塞了只土鸡：“带回去，一家人尝尝。”

我哼着歌开车回城，一路上别提有多高兴。

朋友们听说母亲养了土鸡，年前非要跟着来

买。我提前打电话征求母亲意见，她在那头开怀大

笑：“回来拿吧！”朋友们拿到货便夸：“这鸡精神，味

道肯定好。”

年底时，土鸡卖了大半，母亲留下十来只做种

鸡。她捏着崭新的钞票，眼里发亮：“你看，养鸡也能

赚钱，明年接着养。”这大概就是她不愿进城，守着

老家的理由——日子虽简单，却有盼头。

我站在旁边笑着，默默点头，心里想：“妈，这里

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呢，你怎么就不夸夸我？”

当梧桐叶的背面翻出第一枚银币，

秋天就在秤杆上轻轻晃动了。

我们说起暑热时，

蝉声突然变得很轻，很清。

晒谷场上的光开始变脆，

晚风路过稻草人空荡荡的袖管，

捎走它体内最后一粒秕谷。

母亲弯腰拾穗的姿势，

让田野突然倾斜。

井水记得每个转凉的黄昏，

木桶提起时，

那阵颤抖的凉意。

而父亲总在此时磨镰，

把月光擦成雪亮的预言。

瓦罐里的绿豆汤渐渐沉淀，

祖母的蒲扇停在竹椅边，

它数过的星星，

正一颗颗落进晒秋的簸箕。

最是那夜雨敲窗棂，

半盏残茶里，

蟋蟀清点行囊的窸窣，

桂花将香气，

押给了一缕逃逸的秋风。

风铃版投稿邮箱

lybdx1862@163.com

往事情怀

妈妈的军人情结
文/闫红梅

母亲养鸡记
文/黄汉宜

生活笔记

初秋的韵味
文/郑显发

一寸芳草


